紧贴文本地面行走

                 ——也谈语文教学文本的使用

[摘要]新课标提倡教师个性化教学，语文课堂教学也日趋多元化现代化，但无论哪一种个性的凸显哪一种角度的侧重，都不能脱离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文本。语文教学不能架空文本，脱离文本；上语文课，必须紧贴文本地面行走，脱离文本拎空谈就是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实质。对文本的阅读就是走进文本，理解文本，融进作者的心灵，触摸情感的脉搏。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应引导学生读出文本的“情”，让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去品出文本的“味”，悟出文本的“旨“”并能走进文本，再走出文本，获得阅读上的超越，从而拓出文本的“境”，以实现对语文课堂教学的回归与超越。
[关键词]语文  阅读教学  文本
韩军老师提出并系统论述的“新语文教育”中阐述了“新语文教育”的三原则，其中之一是“着力于语言”的原则，即在强调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在言语上下苦功”的传统。韩老师认为，语文教育毕竟是“言语”教育，紧紧扭住“言语”这个“抓手”，进行“讨论”、“鉴赏”、“体悟”这是语文教育的学科的生命所在。语文不能架空文本，脱离文本；上语文课，必须上出“语文味”，必须“紧贴文本地面行走”，“在言语的丛林和字里行间穿行”。
2004年温州浙江省青语会的公开课上，两位青年教师都开了《米洛斯的维纳斯》一课，课上得是激情澎湃，现代味十足。有画画的，有说流行歌曲的；有分析中西美术作品的，有大谈古今风景名胜的。从曹雪芹的《红楼梦》说到余秋雨的《废墟》，从古罗马斗兽场谈至圆明园的汗白碎玉。教师旁征博引，满腹经纶，学生也热情高涨，课堂气氛煞是活跃。只是两节课九十分钟，牵涉到片冈聪行的文章内容大概仅十分钟，也就是说对文本的原始利用也只有短短十分钟时间，其余时间则大谈美学欣赏，旁枝逸生不见主木。课堂既听不到朗朗读书声，又不见精彩语句的品味吟咏，从语言到内容，从段落到结构，几乎没有问津。这样的语文课，是语文课吗？让专业知识更为丰富的美术老师拿着一尊维纳斯塑像来讲，效果是否更佳？
新课标提倡教师个性化教学，语文课堂教学也日益多元化现代化，但无论哪一种个性的凸显哪一种角度的侧重，都不能脱离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文本。不学文本，语文课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主题班会”。脱离文本，漫无目的地展开所谓的扩展阅读，而后抛出一系列所谓的联系、迁移、拓展，其实都是在制造着一种容量大、视野阔的语文教学假象。极端淡化文本，再冠之以新课改的精髓，究其实，阅读教学，不可变为非文本教学，语文课堂的讨论也不能漫天撒网，脱离文本拎空谈则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实质。于漪老师说过：“语文课就是语文课，不是思想品德课，不是某种文化某种艺术的课。”
那么，文本，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该怎样利用与开发呢？

1、读出文本的“情”
汉语是一种音乐性感悟性很强的语言，特别应当通过吟诵来体悟。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学“唯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中，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文本教学必须得益于阅读，收效于阅读，不能在空谈中荒废语文教学的本质。阅读的方式有许多，而朗读则是其中最为重要之一，朗读时，心、口、耳、唇、舌等多种感官积极投入阅读活动，使静态的书面文字符号转化为生动活泼的语言材料，使得阅读者的感觉、知觉、注意力、理解力、想象力、记忆力充分活跃起来。从教育实践看，对入选课文进行充分有感情的朗读，有利于激发学生情感，增加欣赏的趣味。同时借助于语气和表情表达文章的神采，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如果忽视朗读，再精妙的讲解分析也只能是支离破碎。
   文章不是无情物，语文教材中以情动人的文章很多，课堂教学必须教会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情动于衷形显于外，进入文本体验作者的情感。《炉中煤》中郭沫若对祖国至死不渝的爱的表白，《乡愁》中余光中凭海临风怅望大陆的孤寂身影，《荷花淀》里清新美丽的月下家乡……这烙在人们心里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沉爱恋，这些蕴涵作者深沉炽热情感的文字，唯有在倾情的朗读中，在动情的想象中，在尽情的品评中，在激情的背诵中，方能融入我们的血脉啊。《巴尔扎克葬词》一文，既是一篇文艺性很强的散文体演说稿，也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作者雨果在文中渗入了全部的深情，用高亢的语调、诗化和哲理性的语言，评述了巴尔扎克的伟大贡献，表达了对死者的无尽悼念之情，言之切切，令人感动。“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语调铿锵，激昂慷慨，句句含情，字字讴歌。这样的文章，如果教师只停留在简单的生平介绍和文体分析上，却置朗诵于不顾，读不出悲壮、激越和无限景仰之情，又怎能带领学生走进巴尔扎克和雨果这两位伟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又怎能切实感受到拉雪兹公墓太阳西沉时的霏霏细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以及对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深切怀念，真切感人，“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怎样读出平凡的生活细节中所含的真挚情感？怎样吟咏淡淡言语里所寓的伤悲？文言文的教学是否就只是对文意的疏通？这些都是语文教师手执文本时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再看下面这个教学细节，是一位教师执教《我与地坛》的一些真实感受。“第一次接触《我与地坛》，竟不知如何下手……‘本篇为自读课文，我带个头，自己先读……’，哗然一片，这中间包含着的也仅仅只是‘这么长的文章也读？’一层意思。…… 在我尚未把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朗读完，我已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内在东西需要溢出，底下有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乎是个个低着头，几位女生掩着面。 ……   ‘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点状的低泣连成片，聚成流。我几乎是用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点‘朗读本能’支撑完最后的一句。我不敢也不愿抬起头；而当我不得不抬起头，面对的同样是不敢也不愿抬起头的学生们……这样的文章，还须‘分析’么？这样的课堂，还要‘补充’么？”文本朗读之功效，由此略见一斑。                                     
2、品出文本的“味”
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一些语文教师在急功近利的追求中违背了教育规律，消减乃至泯灭了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和激情。语文不用读或者朗读不需要情感注入，只求看懂不求悟透，语文的学习变成一种快餐式的吞咽。上课过过场，热是热闹，但对文章的理解只是打打擦边球，更不要谈深入了。教师往往用繁琐而肢解式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思索，把文本固有的美分割得破碎支离语文课的人性化就这样泯灭。或者是找几个所谓的不着边际的课外延伸问题，进行探究，在懵里懵懂中塑造了热情洋溢的学生活动。而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不确定性，都不是决定性或封闭性的存在，同一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作品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才能建构，读者在其中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课标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新鲜的活力。然而，热闹的课堂是否就等于丰硕的收获？我们在参加语文教学交流的活动时，常看见教师们花费大量精力来设计活动，课堂上师生之间热热闹闹，但是课文被搁置一边，一堂课下来，只见活动的热闹，不见文本的有效阐发、挖掘和共鸣。文本所提供的真正滋味，却总被忽视。试想，《米洛斯的维纳斯》是否就只是告诉我们缺憾就是美丽？刘贞福老师却从清冈卓行凝视着“虚无”的两眼看见了艺术的奥秘——从缺损中见完美，见出无限生机、无限神秘和无限的美；看见了无数双眼睛，揭示出了一条艺术规律：艺术形象的意义应由读者、观众来填补、完善和阐释；更看见了看对象化的自身，“捧读《米洛斯的维纳斯》，扑面而来的是发自作者人格境界的一股强烈感染力，如同感受夏日里海边温暖而狂野的风暴。这风暴里挟着美好的情感、意志，那是作者自始至终动情地诉说自己的真切感受，言语间透露出对艺术的最彻底的钟爱，体现他的高尚情怀，他的赤子之心；这风暴里挟着清新的灵气、悟性，那是作者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揭示人类艺术杰作的感染力、震撼力，并用文字准确而畅快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即证他的艺术颖悟卓尔不群”。而这些决不是画几幅画说几个故事就可以领悟而出的，它需要对文本深刻挖掘与文本真心对话方能品出。再如庄子的《逍遥游》，深入品味，见仁见智。有言《逍遥游》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是不满现实的自我超越的空虚；有言“追求——不断追求——没有追求，是庄子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也是探求积极人生的三重境界”；也有分析认为“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逍遥也只是对一种理想化社会的追求，雄伟的大鹏形象所体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欲飞的理想和无法飞走的悲哀”。没有对文本的如此有效的阐发、挖掘和共鸣，又怎能在学习中让思想闪烁如此多智慧的火花？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史”（鲁迅语）。就此而言，文本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世界。不去品评其味，不去参悟其意，没有学生对文本的真正参与，真情体验，真切感悟，在对文本的冷落和疏离中，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这样的阅读教学何味之有？
3、悟出文本的“旨”
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对话。阅读是读者对文本的叩问、质疑、充实、延伸。语文教学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悟出其旨，从而有所感悟和思考。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对文本的“悟”。要把学生从消极被动的接受对象，转化为积极能动的感悟主体，在求知的快感中萌生出学习的兴趣和创造的欲望。用心、仔细地阅读却是语文学习获益的根本所在。一篇课文，能够读进去，读明白，才谈得上独特的感受和体会。引导学生读进课文，挖掘文本中丰富、深厚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各种有效的活动，让学生发散思维，这是我们当前使用新课标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祝福》运用了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叙述者“我”是一个远离故乡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远离故乡又回到故乡并最终离去的人生行程，展示“我”与故乡传统社会的不相容性，并通过“我”的眼光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在这里，恰当的视角是作者展开故事与读者理解作品的关键。在《祝福》中，作者为什么选择“我”这一个远离故乡的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在学习阅读中，可让学生围绕着这个问题去收集材料，从而获得对作品主旨的理解。这样，学生就可以收获悟懂文本的成就感，而不是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读了一个故事，抄了一段中心而已。再如对汪曾祺《胡同文化》的感受，我们很多教师都还是不够深刻。学生阅读完，在老师的指点下大都是把文章的主旨更多地侧向批贬。“《胡同文化》，也是在叙述“胡同文化”的消亡。他没有对胡同文化进行批判的，完全没有批判的意思。对胡同文化，他有一种依恋、一种感伤、一种怀念，还有一种无可奈何。”（史绍典）很多教师对文章的文体，都忽略了。《胡同文化》是汪曾祺为《北京胡同》这本摄影集写的‘序言’。这本摄影集就叫《北京胡同》。《北京胡同》本身，有一种强烈的保护北京特有胡同的情绪。“我们老师一般没有理会这一点。为什么这个“序言”要这么写？它是在批评、批判胡同文化吗？还有，老师说到了北京人“冷漠”，其实并不是“冷漠”，汪曾祺用的是“冷眼”。“冷眼”跟“冷漠”不一样的。“冷眼”，是在一旁冷冷的看、甚或是冷静的”“说胡同（包括胡同文化）现在要消亡了，崛起来的是北京的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取代北京胡同，这是历史的进步。能够这样说吗？”（史绍典）
所以，没有用心、仔细地阅读，是不能真正读懂文本的。否则表面学学，套话说说，青年诗人海子在死前一个月写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会被解释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也许这样才符合我们的逻辑。而深入“亲近”作者、“亲近”文本，我们就会明白，海子不但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还有“对美好生活向往而不可实现的绝望”，而且后者还是主要的，因为他在该诗的每一段“美好生活”前都加了一句“从明天起”。所以，缺乏了对文本的真心亲近和深入探究，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在传达理解“定论”而不是传授阅读方法，我们是在遏制学生的阅读思考而不是在引导他们思考，我们是在培养学生“不阅读”的习惯而不是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这无疑会加剧学生对语文课定式化的反感和厌恶，因为这些都无法帮助学生从真正意义上悟旨达意。
4、拓出文本的“境”
语文学习强调积累、感悟、熏陶，鼓励学生主动感知阅读材料，与文本进行直接交流，与作者产生心灵的共鸣。文本的阅读不应该是一般地吸收和扩充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生体验，是阅读过程中的感悟和生命的体验。要使奥妙不再成为奥妙，最闪光的武器是思考。走进文本，再走出文本，获得阅读上的超越，这才是阅读的高境界。文本并不是我们解读的终极对象。对于任何文本，我们只有超越文本本身，才能真正理解文本。 “成功的教学应给予学生一种思维胆略，即对已约定俗成的公理、法则敢于怀疑，敢于提出挑战”。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创设质疑空间，构建激发学生求知欲、质疑欲的情感场，培养他们大胆向老师向文本质疑的精神以及创新思维，从而拓开文本之境。《语文课程标准》也十分注重阅读的个性化，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紧贴文本地面行走，然又是走在文本上的，让语文基于文本，拓展于文本。
莫泊桑的《项链》一文,对玛蒂尔德的解读,传统的理解是从单纯的阶级论出发。但是随着文学评论日益走向客观与成熟，今天，我们更多地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这一人物。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评价玛蒂尔德这样既有着虚荣心，又有着诚实、坚强品质的复杂人物，是一个教学重点也是难点。教师就必须带领学生积极思维，拓展文本的思想内容境界，方不至于《项链》满身尽“虚荣”，而赋予文本时代的意义。《陈奂生上城》一文教学，教师既要引领学生走进作品分析人物形象，理解作品主旨，更要引导学生走出作品，思考形象的意义，体悟作品的精彩、精妙之处。在学生为陈奂生的喜悦而喜悦，为陈奂生的尴尬苦恼而慨叹后，教师更应带着学生在轻快而沉重的阅读中走进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时代背景，叩问自己，叩问社会，从而悟出新的启示：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面对家园的日益美丽，我们的道德水准，精神境界，同样需要快速提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作出不懈的努力。再如，有人说，余秋雨先生能从书中见到活的山水楼台、活的历史人物，又能从山水楼台历史人物之中，见到一整幅的活的书。余秋雨可谓能读进去又能走出来的文人，那么，我们解读他的《道士塔》也应该走在文本上跳舞，“谁是罪人？”“是学者还是强盗？”“主权回归与文物回归”“敦煌再现辉煌”这一系列的随笔参考题目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另在鲁迅小说教学中，教师在对其主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常会偏重阐发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而化之的主题，让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了鲁迅。这种教师对教材教参机械照搬，而后强行灌输的方式，不仅缺乏学生个体的感悟，扼制了学生的思维创新，也极大地降低了鲁迅小说深刻的思想内蕴。所以在教鲁迅作品的课堂上，也应提倡鼓励学生对作品主题作出多元的解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当然，对文本的个性解读必须让学生带着社会生活的体验走进语文教学，让学生带着语文教学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一样还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教学本文的重点应引导学生学会有价值的人文阅读。第一要“沉下去”：融入文本，与作者同步，感受作者对生存、生命的参悟过程，对自己的拯救过程；第二要“浮上来”：将阅读的共鸣和撞击表达出来，提升对生命的认知水平，增强对人生挫折的抵御能力，激发自己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之情。在引导学生从人物描写中品味深沉、坚忍、伟大的母爱给予作者巨大的感动、支撑和反省后，更应挖掘文本的最大价值，“与史铁生对话”“由史铁生想到的”，去引导学生在畅所欲言中学会点评文本，学会感悟生命，学会战胜挫折。这是对文本阅读的提升，也是对学生思维品质的训练，以实现对语文课堂教学的回归与超越。    
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写到：“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与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和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在语文文本的阅读中，“慢速”并不意味着数字上的大小比例，而是指真正有效地使用，真正用心地阅读，真正最大价值地去挖掘。语文阅读教学既是训练学生语用的能力的过程，也是传递文化、陶冶人性、建构人格、唤醒灵魂、促进生命个体总体生成的过程。所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请紧贴着文本地面行走，可以奔跑，可以舞蹈，只是别忘记脚下那块厚实的土壤——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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